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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三類戒學：（p287）
1、「戒成就」

2、「四清淨」

3、「戒具足」
※「戒成就」、「四清淨」、「戒具足」──三類，是對「戒」的不同敘述，而又都是出家者的「戒」。但後來，這三類漸漸被結合起來。（p289）
二、三類有何不同?
1.「戒成就」的內容，是「守護波羅提木叉，……受學學處」，是約比丘（比丘
尼）律儀說的。（p.289）

2.「戒具足」的意義不同，沒有說學處、波羅提木叉，而列舉遠離身語七不善 業等。（p.289）
※這是沒有制立學處（「結戒」）以前，比丘們所奉行的「戒」。在當時一般沙門的行為軌範中，佛弟子自動實行的合理行為。所以都說「遠離」，而沒有說「不許」。（p.290）
3.「四清淨」，是身行清淨、語行清淨、意行清淨、命行清淨。三清淨就是十善；四清淨是十善加正命，比「戒具足」增多了無貪、無瞋、正見──意清淨。（p.291）
※佛法所說的「戒」，不只是身語的行為，更是內在的清淨。在修道的歷程中，列舉四種清淨，意清淨不能不說是屬於「戒」的。（p.291）
三、戒之意義
1、依中國文字說：戒是「儆戒無虞」（書大禹謨）；「戒慎恐懼」（大學）；「必敬必戒」（孟子）；「戒之在色」、「戒之在鬥」、「戒之在得」（論語）；以兵備警戒叫「戒嚴」：都是戒慎、警戒的意思。（p.291）
2、以「戒」字來翻譯梵語，主要有二：
（一）、學；學處，古來都譯為「戒」。如初戒的「戒羸」、「不捨戒」，原文為「學羸」、「不捨學」。制立學處，古譯為「結戒」；學處是學而有條文可資遵循的。學而不許違犯的，古譯為「戒」，於是戒有「戒除」、「戒絕」的意義了。（p.292）
※佛說的「戒」，應重視啟發人的樂於修習，而不能只依賴規制來約束。與學處而被譯為「戒」的，散而眾多，所以歸納為三學。（p.292）－p.293）

（二）三學中的「戒」學，原語尸羅，尸羅是譯為「戒」的又一類。原義如《大智度論》卷一三（大正二五‧一五三中）說：

「尸羅，（此言性善）。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，是名尸羅。或受戒行善，或不受戒行善，皆名尸羅」。（p.293）
※總之，尸羅──「戒」是善性，有防惡向善的力量。「戒」是通於沒有佛法時，或不知佛法的人，這是十善是戒的主要意義。（p.294）

四、尸羅的特性

要習性所成的善性，有「好行善法，不自放逸」的力量，才顯出尸羅──戒的特

性。生來就「性自仁賢」，是少數人；一般人卻生來為習所成的惡性所蒙蔽，所參雜，都不免要為善而缺乏力量。一般人的奉行十善，都是或經父母、師友的啟發，或是宗教，或從自身的處事中發覺出來。內心經一度的感動、激發，於是性善力大大增強，具有防護過失，勇於為善的力量，這才是佛法所說的尸羅。（p.295）

※釋尊重視自他展轉的增上力，知道集團的力用，所以「依法攝僧」，制立學處、律儀。

後代律師們，多少忽視了戒的通於「有佛無佛」；忽視了性善的得緣力而熏發，偏重於戒的從「受」而得，於是問題發生了。（p.295）

五、佛教戒法的三個階段：

1、戒法的三階段：
（a）第三階段是：由於出家弟子的眾多，不能沒有僧伽和合（團體）的紀律；部分行為不正不善的，不能不制定規律來禁約。「依法攝僧」而制立律儀戒，就是「戒成就」。定型的文句為：「善護波羅提木叉，……受學學處」。（p.296）

（b）第二階段是：釋尊起初攝化弟子，還沒有制立學處、制說波羅提木叉、制受具足的時代。那時佛弟子奉行的戒法，就是「戒具足」──八正道中的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。定型的文句，如《長部》（一）《梵網經》所說的「小戒」。（p.296）

（c）第一階段是：釋尊從出家、修行、成佛、轉法輪以前的「四種清淨」──身清淨、語清淨、意清淨、命清淨。（p.296）

※「四種清淨」可通於一般（在家）的十善行；「戒具足」可通於一般沙門的正行；「戒成就」是佛教有了自己的制度，禁約。佛教出家戒法的發展，有此三階段。（p.296）

2、十善與八正道是相通的。

（a）十善與八正道。

如《中部》（一一七）《大四十經》，對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都分為有漏福分、無漏聖道二類
。而《雜阿含經》，以為八正道都有世俗有漏有取、出世無漏無取二類
。（p.297）

（b）十善通於無漏聖法。
十善是「正行」、「法行」，是「淨戒」，是生人中大家，諸天，得四禪以上的定（及果），得四果的因緣。（p.298）
六、結論：

「四清淨」──十善與命清淨，是戒（尸羅）學的根本。釋尊出家修行的生活，就是這樣的戒。十善是固有的，而釋尊更重視「命清淨」。反對欲行與苦行，而表示中道的生活態度，也包括了（通於在家的）如法的經濟生活。「戒具足」──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是從教化五比丘起，開示八正道的戒學內容；這也是在家所共行的。上二類，律家稱之為「化教」。「戒成就」，由於一分出家者的行為不清淨，釋尊特地制立學處，制威德波羅提木叉，就是「制教」。到這，出家與在家戒，才嚴格的區別出來。佛教的戒學，曾經歷這三個階段。（p.298）
七、對現代學者提出質疑及不同的看法

平川彰博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見「初期大乘佛教的戒學」，十善為尸波羅蜜多，離邪淫而不說離淫，因而重視初期大乘佛教的在家意義
。

但印順法師說：在家在大乘佛教中，是有重要地位的。然十善戒的「離邪淫」，約通於在家（並不只是在家）說；如《聖道經》說正業為「離殺、不與取、邪淫」
難道可說八正道的戒學，局限於在家戒嗎？十善為菩薩戒，應該注意十善的原始意義。（p.299）

※重法學派不滿「制教」，而嚮往「制教」以前的──正語、正業、正命為戒，或身清淨、語清淨、意清淨、命清淨為戒，就與十善為戒的大乘戒學相通。不滿論師的繁瑣名相，不滿律師的繁瑣制度，上追釋尊的修證與早期的生活典範，為大乘佛教興起的重要一著。如忽略這一意義，而強調在家者在初期大乘的主導地位，是與初期大乘經不合的！（p.299）
第二項 信在佛法中的意義
一、「信」，在「佛法」──根本佛法中，是沒有重要性的。
因為傳統的，神的教說，才要求人對他的信仰。釋尊從自覺而得解脫，應機說法，是誘發、引導，使聽者也能有所覺悟，得到解脫，這是證知而不是信仰。所以佛說修持的聖道，如八正道，七菩提分，四念住，四神足，四正斷，都沒有信的地位；一向是以「戒、定、慧」為道體的。（p.302）

二、信三寶與一般宗教的信心，是有共同性的。

※「信」終於成為道品的內容，在精進、念、定、慧之上，加「信」而名為「五根」、「五力」。（p.303）
1、對佛的信：
信，是對如來生起的淨信心，確信是「應供、等正覺、……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」。優婆塞的「信具足」，也是「於如來所正信為本」
。（p.304）

2、對法的信：

信佛，進而信佛所說的法，如《相應部》「根相應」（南傳一六下‧五二）說：「若聖弟子，於如來一向信是如來，於如來之教說無疑」。（p.304）

3、對僧的尊重：

《五分律》說到：「諸比丘一語授戒言：汝歸依佛。又有比丘二語授戒言：汝歸依佛、歸依法。又有比丘三語授戒言：汝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」
這些記錄，各部律雖並不一致，但從歸依佛，歸依佛、法，進而歸依佛、法、僧，初期佛教的進展過程，是應該可以採信的。（p.304）

三、佛教應用「信」為修持方法。

1、「隨念」與「證淨」：
憶念而不忘失，稱為「佛隨念」、「法隨念」、「僧隨念」，簡稱「念佛」、「念法」、「念僧」。信念三寶不忘，到達「信」的不壞不動，名為「佛證淨」、「法證淨」、「僧證淨」。（p.304）

2、隨念與證淨有相同的關係：

如三隨念加戒，成四念，或作四證淨
。（p.305）

※多數經文，只說「聖所愛戒成就」，沒有說「聖戒證淨」。如《法蘊論》與《集異門論》，解說四證淨，也只說「聖所愛戒成就」，而沒有解說「證淨」，如佛、法、僧證淨那樣。所以，三證淨是信心的不壞不動，而聖所愛戒是佛弟子所有的淨戒
。但到後來，佛、法、僧、戒，都稱之為證淨，也就是從隨念戒而得證淨了。（p.3o5）

3、為什麼要修「三隨念」、「四證淨」？ 

（a）對於病者，主要是在家患病者的教導法，使病者依「隨念」、「證淨」而不致陷於憂苦，因為死了會生天的
。（p.306）
（b）曠野，在樹下、空舍，「有諸恐怖心驚毛豎」，可依三隨念而除去恐怖
。（p.306）
（c）聽說佛要離去了，見不到佛了，心裡惆悵不安，也可以念佛、法、僧
。（p.306）
4、「四證淨」是通於有漏的。

《雜阿含經》卷三０（大正二‧二一七下──二一八上）說：「若聖弟子，於佛不壞淨成就，而不上求，……心不得定者，是聖弟子名為放逸。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亦如是說。如是難提！若聖弟子，成就於佛不壞淨，其心不起知足想，……若聖弟子心定者，名不放逸。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亦如是說」。（p.307）


經說分為二類：如成就這四者，不再進求，「心不得定，諸法不顯現」，那是放逸者。如能更精進的修行，「心得定；心得定故，諸法顯現」，就是不放逸者。這可見，成就這四者，還是沒有得定，沒有發慧的。不過進一層的修習，可以達到得定發慧，就是無漏的預流（或以上）果。放逸的一類，這四者是成就的，但決不是無漏的。（p.307）

原始佛教為一般人說法，修四不壞淨，可免除墮落惡道的恐怖，一定往生天上，能成就聖果（與大乘佛法，以念佛法門，往生淨土，決定不退無上菩提，意趣相同）；並非說得了四預流支，就是預流果了。後代解說為與證智相應的淨信，稱為「證淨」，應該不是原始佛教的本意。（p.308）

5、信根，信心所的異說：
將「信」引入佛法中，由於與一般宗教的類似性，在說明上，不免引起佛教界意見的紛歧！（p.309）
四、四預流支

修學而趣入預流果的方便，經說有二類：

1、「親近善友，多聞正法，如理思惟，法隨法行」為四預流支，約四諦說證入，是重於智證的方便。（p.309）

2、「於佛不壞淨，於法不壞淨，於僧不壞淨，成就聖戒」為四預流支，是以信戒為基，引入定慧的方便；證入名得「四證淨」。（p.309）
※這二者，一是重慧的，是隨法行人，是利根。一是重信的，是隨信行人，是鈍根。這是適應根機不同，方便不同，如證入聖果，都是有信與智慧，而且是以智慧而悟入的。（p309）
※原始佛教中，雖有此二流，而依「五根」來統一了信與慧；只是重信與重慧，少慧與增上慧的不同。將「信」引入佛法，攝受那些信行人，而終於要導入智慧的觀察分別忍，才符合佛法的正義。（p.310）
五、對近代學者提出不同看法

1、近代學者發見「於佛證淨，於法證淨，於僧證淨，聖（所愛）戒成就：不墮惡趣，決定向三菩提」，似乎與觀四諦理而悟入不同，因而誇大的重視起來。有的解說為：四證淨是為在家人說的。（p310）

2、印順導師認為：其實，四不壞淨是適合為一般在家人說的，而不是專為在家人說的。這二類，不是出家的與在家的差別，而是正常道與方便道；為少數利根與多數鈍根；為叡智與少慧的不同。信，在釋尊涅槃後，將在一般人心中更重要起來。（p.310）

� 《中部》（一一七）《大四十經》（南傳一一下‧七三──七九）。


� 《雜阿含經》卷二八（大正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03&co=1')" �二‧二０三上�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04&co=1')" �──二０四上�、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04&co=3')" �二０四下�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05&co=1')" �──二０五上�）。


� 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（四二二──四九二）。


� 《中阿含經》卷四九《聖道經》（大正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1&pn=736&co=1')" �一‧七三六上�）。





� 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三（大正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36&co=2')" �二‧二三六中�）。《相應部》「預流相應」（南傳一六下‧二九九）。


� 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一六（大正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2&pn=111&co=2')" �二二‧一一一中�）。


� 見《雜阿含經》卷三０（大正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16&co=2')" �二‧二一六中�──下）。《相應部》「預流相應」作四證淨（南傳一六下‧二九五──二九六）。


� 《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》卷六（大正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6&pn=393&co=3')" �二六‧三九三下�）。《阿毘達磨法蘊足論》卷三（大正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6&pn=464&co=3')" �二六‧四六四下 �）。


� 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七（大正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69&co=2')" �二‧二六九中�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70&co=3')" �──二七０下�）。又卷四一（大正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98&co=1')" �二‧二九八上�、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99&co=2')" �二九九中�──下）。 《相應部》「預流相應」（南傳一六下‧二二三──二二六、二七七──二八五、三一九──三二三）。


� 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五（大正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55&co=1')" �二‧二五五上�、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54&co=3')" �二五四下�）。《相應部》「帝釋相應」（南傳一二‧三八二──三八六）。


� 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三（大正� HYPERLINK "javascript:showtaisho('bk=2&pn=238&co=2')" �二‧二三八中�──下）。《增支部》「十一集」（南傳二二下‧三０三──三０八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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